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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源于民间，是有着深厚民间根基并且得到

民间百姓喜爱的艺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四川是

多民族栖居的省份。从汉族到少数民族，天府四川

有着丰富多彩的曲种，清音、扬琴、竹琴、谐剧、金

钱板、折嘎、百汪、仲谐、亚热阿索、格萨尔仲，凡

此种种，这些都是在巴山蜀水中孕育出来的艺术奇

葩。其中，“一人独演，独演一人”的谐剧，秉承着

四川人性格中嬉笑怒骂的喜剧精神，闪耀着创造智

慧的光芒和艺术审美的灵气，是巴蜀文化对中国曲

艺的独特贡献。

一、“谐剧之父”王永梭

四川谐剧是现代人创造的艺术。70余年前，人

称“谐剧之父”的王永梭（题图）在川南合江县城一

次晚会上首创推出谐剧《卖膏药》，从此宣告了这门

艺术的诞生。说到王永梭，他是巴蜀艺坛上一个绝

顶聪明、德艺双馨的天才。作家流沙河曾有“天才

是一种病”的比喻，在其看来，王永梭就属于“害”

了这种“病”的人，“终其一生，光芒四射，不肯黯

然自熄”。※这个人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纵观其学艺

经历，读书成绩优秀，旧体诗做得很好，文学根底厚

实，人生阅历丰富，因此，世称王的谐剧、天籁的唱

腔、张大千的绘画、谢无量的书法是近百年来蜀中

四大“艺术天才”，绝非偶然。这个人有开阔的艺术

视野，国立剧专毕业的他有幸受教于洪深、余上沅、

焦菊隐、曹禺、杨村彬、张骏祥、吴晓邦、陈瘦竹、

马彦祥、吴祖光、沙梅等艺坛大家；他还从京剧、川

剧、湘剧等地方戏，从美国奥尼尔的话剧、法国莫里

哀的喜剧、德国莱辛的戏剧理论、古希腊亚里斯多

德的诗学中获得创造的灵感和营养，真正是“转益

多师”，博采广收。

身为艺术家，王永梭有相当自觉的创新意识。

谐剧是诞生在曲艺和戏剧之间的新品种，是他师承

多方又自成一家的独创艺术。评论者谈到他创造谐

剧之功时指出，“任何创造都是继承，真正的创造就

是最好的继承。死守传统，做个孝子贤孙，只有给老

太爷送终的份儿，恰恰是最坏的继承。谐剧堪誉为

真正的创造，不但从川戏中有所继承，而且上接战

国时期优孟衣冠，可谓源远流长”（流沙河语），真

是一语中的。不仅如此，王永梭还有极其敏锐的感

悟能力，勤思考，悟性高，提起笔杆能创作，登上舞

台能表演，还能自觉总结艺术经验进行理论研究。

像王永梭这样集编剧、表演、研究于一身而堪称

“全卦子”（全能）的艺术天才，的确不可多得。这

个人有执着的从业精神。新中国建立后，他孜孜不

倦地在成渝两地不断举办谐剧培训班，为这门艺术

培养传承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又招收女弟子，

扩大表演队伍，为女演员登台创作适合的剧本（如

《三上成都》《春梦姑娘》《第一回》《媳妇》《柜

台》《谣言》《卖鞋》《门》等），努力扶持“女谐

剧”。凡此种种表明，他一生都在以满腔的艺术热情

和执着的从业精神不断推动着谐剧艺术向前发展。

1961年，正当壮年的王永梭在《古七月十四生日》诗

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文章堪自勉，谐剧有人夸。回

首三十载，何曾误芳华。”他以自己的精彩人生，书

李祥林

谐剧：
洋溢着创造智慧的地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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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谐剧的不凡成就。

“谐剧是聪明人的艺术”，此乃2009年秋季笔

者应四川省曲艺家协会邀请，在“川渝谐剧优秀人

才培训班”上做讲座时，多次对学员们强调的一句

话。本次谐剧培训班，是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省

文联等联合主办的，系近年在全国范围推行的“中

国曲协优秀人才培养工程”之一，于2009年9月下旬

借“中国曲艺之乡”在四川省岳池县举行授牌仪式

之机举行。这次培训班为时两天，应省曲艺家协会

邀请前来授课的老师来自省内外，有从事舞台表演

的，有从事剧本创作的，有从事艺术研究的。首讲为

相声艺术家姜昆；接下来，授课者依次为笔者、严西

秀、包德宾、沈伐。听讲的学员们是活跃在当今巴蜀

舞台及荧屏上的青年演艺者。当时，笔者讲座的题目

是《当下文化保护视野中的谐剧艺术》，并且以“遗

产”、“谐剧”、“保护”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所讲三

方面内容；由于题目及时间所限，未能对“谐剧是聪

明人的艺术”作展开论说。在以下文字中，笔者就结

合四川谐剧的特点，再来谈谈相关问题，以供同道及

读者参考。

二、颇接地气的谐剧角色

作为聪明人创造的艺术，谐剧的“笑”是智慧的

“笑”。这“笑”超越简单的生理层面，绝不是四川

话所贬低的那种强搔胳肢窝式的浅陋的“呵人笑”。

王永梭讲：“笑是个武器，对敌狠，对友和。”又

说：“笑要笑得有意义，要笑得健康”；否则，会

“损害了内容，歪曲了人物”（《谐剧简说》。谐剧

舞台上的笑，有鞭挞的笑（《黄巡官》）、苦涩的笑

（《个人独唱会》）、善意的笑（《在火车上》），

不一而足。无论什么样的笑，对于台上艺人来说，

本色真实的表演最为重要。晚年的王永梭对此有精

到总结：“寓情于幽默，何事不滑稽。老来怎评价?

本色最相宜。”（《拟贺谐剧六十周年》）在中国美

学里，“本色”是一个重要范畴。古人论艺“贵本

色”，尚真情，反对“婢作夫人”式的矫揉造作，主

张“天机自动，触物发声”（《奉师季先生书》），

高扬“出于己之所自得”（《叶子肃诗序》），认定

“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选古今南

北剧序》）——如明代诗、书、画、戏诸艺兼长的大

天才徐渭所言。

谐剧也是假定性艺术，用“本色”界定谐剧表

演，其中道理值得从艺者好好琢磨。是喜剧却不轻

浮，是诙谐却不庸俗，拒绝哗众取宠，摈弃矫揉造

作，反对油腔滑调，以逼真的演艺塑造逼真的人物。

王永梭身体力行的舞台实践即是“本色”论的最好

注脚。谐剧的“笑”是崇尚本真的聪明人的“笑”，

这“笑”深深地植根在创作者“真情”的土壤中。有

真情，才能发自内心地同情弱小；有真情，才能入

木三分地批判丑恶；有真情，才能永不止步地追求

美好。流沙河为王永梭文集作序，言及后者创造及

演出谐剧的原因时归纳有二：一是“强烈的表演欲

望”，这是对艺术高度投入之情（艺术激情），所

以他的表演能征服广大观众；二是“五四”的影响

和抗战的推动，这是关注现实人生、关心国家命运

之情（社会良心），所以他的作品绝非粗浅的“搞

笑”。真正的文化人，真正的艺术家，不可不是超越

个人私念而牵挂大众疾苦、关注现实人生的“社会

良心”。谐剧之“谐”，一是诙谐，一是和谐。王永

梭生前曾用这两点来为谐剧释名，前者谈得较多，

后者未及解释，有待同仁们研究。在我看来，以诙谐

的表演来针砭现实人生，在鞭挞假丑恶中表达对真

善美的追求，从而促进社会改良和人类进步，这应

该是谐剧艺术的本义所在。

谐剧透露出巴蜀人的审美灵气，体现着巴蜀文

化的创造精神。即使是改编搬演外国题材，也能够

把它充分本土化、“四川化”，接巴蜀地气，使之

成为巴蜀乃至中国文艺舞台上脍炙人口的瑰宝。出

自王永梭之手的《黄巡官》堪称这方面佳例。契诃

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家。坚持“日常生活的现

实主义”原则的他，以其对现实社会的犀利透视和

冷静解剖，创作出《套中人》《变色龙》《小公务员

之死》《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为世界也为我国读者所熟悉。

1948年在中国舞台上出现的谐剧《黄巡官》，即是从

1884年问世的俄国小说《变色龙》改编而来。同类作

品，还有1949年根据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改编的

《喷嚏》，根据西方作家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

改编的《过冬之前》，等等。实话实说，看看中国舞



艺
术
长
廊

64 2014年第2期

台上近60年前王永梭创作的谐剧《黄巡官》，看看剧

中那个头戴大盖帽身穿“黑狗皮”，在权势面前低头

哈腰，在李皮匠、张偏颈、朱老幺等市民面前耀武扬

威的“黄巡官”，你全然想不到这个满口“狗咬人是

正常，人咬狗是反常，人不准狗咬人尤其反常，狗咬

了人，人还打狗，反常之至”的歪歪道理的家伙，其

原型竟然是来自异国他邦的“舶来品”。

从文学到舞台，从外国到中国，从沙俄帝国警察

到旧时中国巡警，不仅仅是完成了小说向戏剧的形

式转换，也不仅仅是完成了人物造型、服饰、语言

等等的本土化处理，更关键的是改编者以对契诃夫

剖析现实、鞭挞黑暗之精神实质的到位解读和透彻

领悟为基础，着力提取了原作的“精、气、神”，并

且针对本土社会现实、结合地方文化特色进行了全

新的中国式创造，让角色在喜剧中曝光丑陋，让观众

在笑声中鞭挞污浊，从而为丰富多彩的中国艺术人

物画廊增添了又一个鲜活的舞台形象。多年以来，

在本土艺术领域，外国题材改编的的中国化是艺术

理论十分关注并重视的创作美学问题，也是人们在

舞台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再三探索的

问题。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谐剧《黄巡官》等

作为改编外国文学的成功之作，至今给从事艺术创

作和舞台表演的人启示多多。此外，在世界艺坛上，

卓别林的喜剧艺术随电影传播而风靡全球，在中国

也是家喻户晓。从王永梭先生首创的谐剧中，人们

可以看到哑剧电影中卓别林式的喜剧人物，但这人

物形象则是黄皮肤黑眼睛、俗语方言满口，植根于

中国社会的土壤，是有声有色、地地道道的中国“土

产”，为本土观众所喜闻乐见。

三、谐剧独特的表演与美学气质

“一人（演员）独演，独演一人（角色）”的谐

剧，可谓深得中国戏剧美学的精髓。“自编自演，

人到戏到，场面不大，道具简单”、“谐剧，一般

是不讲究化妆的”、“谐剧的服装也是不十分讲究

的”、“谐剧的小道具一般是‘空手模拟’，不用实

物”，王永梭常常用这些话来说明谐剧作为尚“简”

艺术的特点。不仅如此，一人表演的谐剧，还可以

在“你、我、他”之间创造出满台是人的审美效果。

当然，这“你”和“他”，都是通过“我”表演出来

的。凡此种种，不免使人联想到传统戏曲舞台上的

“一桌二椅”。作为艺术智慧的结晶，“一桌二椅”

看似简单，却体现了中国艺术家不为实物所累的大

聪明。首先，从实用角度看，它减去了戏班子费力费

财去制作和搬运舞美道具的负担，使得行走江湖的

艺人们能够轻装行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从表

演角度看，它不允许繁琐的舞美道具占据有限的舞

台空间，而是把这空间尽可能让道给演员去唱、做、

念、打，使他们得以把表演的才艺、功夫尽情展示，

因为戏剧终归是重“演”的艺术；第三，从审美角度

看，“一桌二椅”又是象征内涵丰富的艺术符号，给

演员提供了无限创造的可能、灵活发挥的天地。“尽

量用最少的东西，激发观众的想象力的最大活跃”

（焦菊隐语），此乃中华美学的聪明之处。

“一桌二椅”简而又简，借用符号学的说法，其

作为孤立的“能指”什么也不是，但随着剧中人物

出场，在表演者的唱做念舞中被赋予规定情景中的

“所指”，便魔术般变幻出审美时空的气象万千，时

而是山，时而是桥，时而是官府厅堂，时而是新婚洞

房⋯⋯王永梭深悟其理。他强调：“谐剧一开始，就

着重一个‘演’字。”谐剧表演者只要“演”得真，

“演”得功夫过硬，借助简简单单的桌椅板凳作道

具，就可以“一个人演一台戏”；不仅如此，甚至连

简单的道具和简便的化妆也是“可有可无”，关键

在于演员高度投入的表演要“真”，扮演的人物形象

要“真”，表达的事理人情要“真”。总而言之，舞

台上的物质性道具（条桌、独凳、茶几、沙发、屏风

或其它），通过演员“真实”的虚拟化表演，获得了

假定性情境中的真实性含意，从而满台皆活，韵味

无尽。“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景”，此乃古典画

论名言；“谐剧是通过写实和写意的表演，最后统一

于真假虚实之间的艺术的真实”，这是谐剧名家心

得。古往今来，中华艺术都重写意主神韵，短小精悍

又机敏灵动的四川谐剧正秉承着这样的美学精神。

谐剧对演员表演提出了严格要求，也为演员展

示才艺提供了自由空间。谐剧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以

拿来主义姿态聪明地化用着各种技艺元素，集众家

之长，成我家之艺，于是便有了《卖膏药》中的武术

招式、《赶汽车》中的劳动号子、《流浪者》中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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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唱腔、《放牛》中的山歌吼唱、《在火车上》中的

金钱板表演，诸如此类，灵活多样。2009年9月26日

下午，在上述岳池县新落成的吴雪剧院，一台以“乡

音乡韵乡情”为题的中国曲艺之乡优秀节目展演在

举行。那身穿大花袄、一口地方话的“广安小幺妹”

走上台来，质朴、生动、俏皮、惟妙惟肖的表演，引

得人们啧啧称赞。表演者是个12岁的女孩子，可别

小看了她：时而器乐独奏，时而曲艺演唱，尤其是最

后那自己演唱又自己打击全套川剧锣鼓的表演，有

板有眼，有韵有味，让观众无不称绝叫好。谐剧理

当有自己的审美本质和艺术精神。什么是“谐剧精

神”?就谐剧美学研究而言，这是值得每个从业人员

认真思考并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在我看来，创作的

“平民意识”、叙事的“地域特色”、风格的“喜剧

气质”、作品的“时代风貌”、作家和艺术家的“社

会良知”等等，都应该包括在其中。

来自巴山蜀水的谐剧，为中国艺术百花园中前

所未有，是四川人智慧的结晶。从1939年王永梭创

立，经过沈伐、凌宗魁、涂太中、包德宾、李永玲、

严西秀、张庭玉、夏曼云、景雯、卜小贵等继承发

扬，再到目前新一代习艺者如叮当等出现，70余年

历史发展，三代人技艺传承，如今影响面覆盖川、

渝、黔等，还有诸如《卖膏药》《黄巡官》《赶汽

车》《茶馆图》《个人独唱会》《保长》《扒手》

《嫌疑》《打百分》《苏二哥》《在火车上》《三上

成都》《少说为佳》《自来水龙头》《开会》《零点

七》《王保长》《听诊器》《霉不醒》《一点之差》

《这孩子像谁》《兰贵龙接妻》《梁山一百零九将》

《辣子鸡》《真功夫》《麻辣烫》《刘姥姥闹学》

《我表个态》《碰碰车》《广安妹》《超男梦》以及

“中江表妹系列”等为数不算少的作品积累。从民族

民间文化保护角度看，四川谐剧无疑是值得我们珍

惜并加大保护力度的“无形文化财产”，是应该得

到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西南地方特色艺术。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谐剧是随时代而产

生的地方艺术。步入今天生活的四川谐剧，秉承着

王永梭创造精神的谐剧人，依然没有停止他们的创

新探索。2011年4月由四川省曲艺家协会组织推出的

“四川谐剧展演专场”，以“展谐剧风采，扬蜀粹风

韵”为目标，就在尊重并展现传统精髓的同时，又把

新人、新作、新探索推到观众面前，载歌载舞的《步

步高》，荒唐幽默的《天下第一昂》，调动着观众的

欣赏兴趣，激发着他们的笑声；尤其是那四人同台

又各演各戏的《麻将人生》，更是体现出策划者、创

作者希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的追求。由

四人演出的《麻将人生》，每个演员的的确确都是在

“一人独演，独演一人”，但角色与角色之间又彼此

衔接呼应，从而共同完成了整台节目。初看不似谐

剧，细想又是谐剧。2013年11月，在“说唱四川——

叮当谐剧专场演出”上，观众不但再次观赏了《麻将

人生》的演绎，而且还看到《都有病》这创新尝试之

作。诸如此类向前跨步的探索是否可行，观众们不

妨见仁见智；但在我看来，正是在这种“似与不似”

（借用画坛巨匠齐白石之语）之间，有艺术创造的玄

机妙味可供我们去回想去琢磨。

注释：

※流沙河序，见《王永梭文集》，四川文艺出版

社2000年出版。以下所引流沙河、王永梭语均见此

书，不再一一加注。

作者：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教授、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